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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是人类文明相互交流的捷径，尤其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本文以西方翻译与中国翻

译历史为基础，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视角探索翻译过程中译者身份的转变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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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lation serves as a shortcut for the mutual exchange of human civilizations, particularly betwee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n bot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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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得以交融与汇通的桥梁，见证了百年来人类文明的跨越式发展。季羡林曾

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灵之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汉语(华语)为全世界

使用人群最多的语言，英语为全世界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两种语言的互译是全球化进程中信息交流、

科技互鉴、文化融合的大工程。千百年来中国翻译界着力于异域文化、文明、科技等方面的译介，力图

“师夷长技”，系统输出中国文明文化的翻译实践(《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 及《道德经》Tao Te Ching
的外译在西方的盛行为例)相对寥寥。究其原因，译者的主体性身份(限制)在中华文化涉外译介的广度与

深度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献梳理表明，翻译的发展尽管经历了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理论与实践的一

系列变革，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身份转变才是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动力之一[2]。本文拟从翻

译发轫、翻译理论与实践沿革几个方面简要剖析译者从“倾听者”到“讲述者”主体性身份觉醒与转变

对翻译发展的积极影响。 

2. 译者的主体性觉醒 

纵观翻译史，学术界对“译者”在翻译中的身份的定义或描述与翻译的历时性发展密切相关。从仆

从到主体性觉醒，“译者”身份的转变是对翻译从一元主体主宰到多元主体相互作用理性认知的必然结

果，翻译也由原来的语言或文化单一主体跨越到了包括原文作者、译者和读者等不同主体微妙共存的阶

段。实际上，译者作为主体之一，其主体性觉醒首先体现在对译文理解与解释的主动性，即在历时性语

境中获取原文的理解解释权且合理使用其理解解释权，并据此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不同于前人的新的翻

译理论或原则；其次，译者主体性觉醒还体现在对其他翻译主体间的情感关照，如选择适切的翻译策略

或技巧来处理翻译实践，在翻译作品中实现对特定群体的“读者关照”，或寻求不同文化维度上的“情

感共鸣或共情”；另外，由于翻译涉及文化意识形态操控[3]，译者主体性觉醒还体现在其对翻译任务

(是引介他族文化还是向他族推介本族文化)的主动性选择以及通过翻译实现在他族群体对译者本族文

化认同的个体努力。鉴于目前国内国际翻译界现状，译者，尤其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译者的主体性

觉醒——主动承担起以翻译为媒介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责任，是实现中华文化与他族文化互通、互

鉴、互融的不二之选。 

3. 译者主体性觉醒中的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从神学到人本的过程，译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主体性觉醒主要体现在

人文主义基础之上的翻译理论的各家争鸣，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因理论不同而各异。例如，路得就提

出，翻译必须要采用民众语言，体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多雷提出“翻译五原则”，认为译者必须通

晓翻译语言、理解原作内容、避免逐词对译、采用通俗语言并讲究译作语言风格。事实上，多雷的翻译

原则表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兼具系统性和科学性，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良多。其他众多翻译理论家

如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雅各布森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及“符内翻译”三类别，弗斯和卡特福

德“语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学理论，奈达的“翻译即科学”、“翻译即交际”和“读者反应对等”[4]，
图里的“翻译规范”与“翻译描写”观点，韦努蒂“译者必须在译著中有形可见”的“异化翻译”主张

[5]，哈蒂姆的“翻译必须重话语、语篇分析”，赫曼斯的“文本由译者操纵”以及鲁滨逊“轮到译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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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译者中心论”等从翻译的不同主体性侧面逐步夯实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乃至“语言科学”的

地位。西方翻译理论的迭代式发展表明，无论是文艺学派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译者作为翻

译主体之一都比较重视翻译理论或原则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同时，翻译理论的各家争鸣也体现出

翻译理论家(多兼具译者身份)不墨守成规，不断推陈出新，提出新的翻译理论观点，“各言其声”的主体

性意识的觉醒，或者说译者及理论家在翻译理论上的“自我革命”与“自我觉醒”，有助于我们勾勒出翻

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全貌。 
相较于西方翻译理论的自主性发展，近现代国内的翻译理论发展起源自于全盘“引进”。例如，从

19 世纪开始，国内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师夷长技”也同时带来了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入”与“应用”，

比如对国内译者对奈达翻译理论的推崇，对泰特勒“复制”翻译理论普遍性的讨论与应用、援引纽马克

[6] [7]“交际翻译”理论的中文案例实践、展开 Mona Baker“叙事翻译理论”[8] [9]在文学翻译中的探索

以及翻译目的论(目的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案例的应用分析等；这些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

与“应用”表面上强化了源自 19 世纪初国内翻译界“西学东渐”，然而，中国译者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

的主体性意识觉醒与实践努力同样不容忽视。具体来说，他们也在引介和实践西方翻译理论西方化的过

程中也据此提出诸多“本地化”的本土翻译理论，如鲁迅提出翻译要“易解、保留原作风姿”(readability, 
to keep original texts intact)，傅雷提出翻译译作要做到“神似”(similarity in spirit)，钱钟书提出翻译要实

现“化境”(sublimation)；及至现代，吕俊提出的“建构主义”三原则，即尊重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

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以及尊重原文作品的定向性[10] [11]，系统科学地提出了基于建构主义的翻译理

论范式，为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了翻译理论发展的中国智慧。事实上，国内译者在翻译理论上的主体性

觉醒不是简单粗暴地对西方翻译理论适用普遍性的否定，而是在吸收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尊重中国

语言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理性扬弃，中国译者在翻译理论上的主体性本地化觉醒

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适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图谱。 

4. 译者主体性觉醒中的翻译实践 

西方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主体性觉醒体现在其对翻译内容与翻译目标语的选择以及翻译理论实践

的人本化。总体上来说，西方翻译实践源于文学翻译，其中《圣经》翻译的影响力最大——从根本上改

变了西方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的发展。历时千年的翻译实践过程中，西方译者的主体性意识觉醒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内容上：翻译内容由最早对《圣经》的“宗教翻译”逐步拓展到对希腊文学作品的“文学翻

译”(也有哲学思想作品)，由为“神”代言到“为人”发声。 
2) 翻译语言上：早期翻译由于神学的影响，不管是《圣经》还是其他作品的翻译，其译出语言多为

拉丁语；后来到了 13 世纪后期，人文主义的觉醒，改变了拉丁语“一家独大”的局面，译出语言逐渐包

括德语、俄语、英语及阿拉伯语等民族语，这些译语的改变极大丰富了这些本族语国家的文学创作及语

言发展。 
3) 翻译理论的实践上：翻译理论由早期应用于“宗教翻译”的神学作品的直译(或逐字逐句死译或硬

译)逐步过渡到内容与形式更加和谐统一的不同翻译理论上，基于这些不同翻译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也因

此呈现出忠实于原文人文主义(非神学作品)特征，译者的译作也更加“世俗化”与“人本化”。 
相较之下，国内的翻译实践时代背景除汉唐(佛教经典的汉译，玄奘梵文的梵文译介实践为极个例之

外)以来及至 19 世纪中期前较为相对稳定之外，源于 19 世纪中叶的翻译实践大多是在中国“内忧外患”

的局面下展开的。因此，中国国内译者在翻译实践上的主体性觉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内容上：早期翻译作品多涉及科学技术、政治体制，译者希冀国人最终能“科技救国”、“实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4380


严昕 
 

 

DOI: 10.12677/ml.2025.134380 550 现代语言学 
 

业救国”或“政治救国”，后期则更多涉及苏联、欧美、日本等国文学作品翻译，如鲁迅，除了“投笔从

戎”以救国人之外，更多的文学家(也是翻译家)希望通过文字(尤以苏联文学作品为甚)唤醒国人；建国以

后，学苏为盛，国内的翻译内容与前半个世纪相差无几，也更多地希望学习苏联西方科技来强国，译者

的主体性选择(觉醒)受限于历史时代背景。 
2) 翻译主体上：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全球化浪潮席卷，国内译者也由原来的小众群

体(通晓中西语言的学者为主)扩散到更广的人群，翻译这一过去“高不可攀”的“塔尖”位置的语言实践

成为普通人也能涉猎的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译者主体也拓展到机器人这一特殊群体上，人工

翻译为主 + 机器翻译为辅的翻译主体逐渐成势，译者主体性的觉醒体现在对翻译不同主体的接纳。 
3) 翻译的路径上：从汉唐开始，除了少数中国典籍被译成外语(如英语)之外，更多的译作都以汉语

为目标语，即从外语译为汉语的译作数量远远大于汉语译为外语译作的数量。这就造成了国内对国外“知

之甚多”，而国外对中国的了解“寥寥无几”。由翻译实践造成的交流上的不对等，为中国语言文化“走

出去”带来了巨大挑战。以典籍四大名著的翻译为例，四大名著中，只有《红楼梦》的英译由杨宪益和戴

乃迭完成，其他三部作品的英译都由国外汉学家完成。不可否认，国外译者在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

上对这些文学经典的翻译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但我们是否也应该反思，如若深谙中国

传统文化的中国译者以外语为媒介来翻译这些中国经典文学，是不是更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近年来，

以许渊冲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译者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以英语为目标语(其他语种也有涉猎)
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诗词、典籍等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在他族群体中实现平等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些努力相较于过去的翻译现状，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目标语路径上的一种自主性文化

觉醒。 

5. 结语 

相较于西方译者来说，中国译者所处的国际生存环境险象环生，面临的任务也荆棘塞途。如今中华

文化“走出去”的大势已成，中国译者主体性觉醒必须由原来的引介者、被动倾听者转变为中国翻译理

论实践(如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更多中国真实的面貌得以展示，更多中国真诚的声音得以聆听，在翻

译领域才能实现中国文化这样的软实力输出，实际交流中也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理解与相互宽容。由聆听到讲述，中国译者在

实现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性觉醒与践行努力的求索之路，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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